也谈 “油水”
     08年去厦门鼓浪屿，在“菽庄花园”内的古家具、瓷器博物馆，首次知道了马未都的名字。以后，通过电视等媒体，中逐渐对他有所了解。今天，在《创业者》上，看到他《人生不在短长  关键是要活得明白》中的油水一节，引起我的联想，现节录其中两节于下：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一桌子人对着菜单反愁，不知点什么菜好。这个营养过剩的年代，吃饭成了负担，这在我年轻的时候不可想象。

那时最苦的记忆是是常常吃不饱，肚子里没油水，今天的人想象不出来肚子里没油水是啥滋味，也没法设想一个人那时的饭量。我曾给一个公社的拖拉机手做饭，本来是想多做一些吃蹭儿，于是称了三斤面，买了二斤肥肉，摘了一大筐豆角；面烙成饼，肉炒豆角，外加两暖壶开水，他在我眼巴巴注视下吃光，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
马先生所写的年代，当属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，因当时的拖拉机手比较稀罕，才能在农忙时大快朵颐，令人羡慕。虽然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，但对这段历史还比较熟悉。因为那段时间，我家住在县城靠近蔬菜公司处，邻近水码头，无论是来卖菜的，还是上街挑粪的，都是为生产队出差，在水泥轮船上支灶做饭。尤其是来卖蔬菜的，有了钱，又有队长或会计带队，自然少不了在家难得一见的荤腥，来一锅芋头红烧肉或萝卜红烧肉，越肥越好。几个人围在一起，边吃边说笑，那种满足和幸福，真是从里透到外。那时的他们，就着萝卜红烧肉，吃个三大碗饭，平常得很。
其实，1963年以后，过了三年自然灾害（1959——1962），人们的生活状况，已经好多了，不管吃好吃差，好歹能吃个饱。而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由于粮食计划供应，副食品又少，很多城里人都吃不饱，更别说农村了。所以农村男青年，那时当兵的积极性特别高，就是为能吃个饱饭。那时县政府会议招待所就在我家所住的那条街上，听说为了把这些体检通过的新兵的食量迅速减下来，采用的是肥肉和米饭一起煮，由于太油，所以食量减起来特别快，效果很好。
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由于每个城镇人口每个月只供应一两食油，平时太缺油水，所以很多人都得过“青紫病”。口粮少，又缺副食品，所以一日三餐能吃上“一干两稀”就很好了。稀的喝多了，自然把胃，也就是食量搞大了。每到节日，家里做一点五香蛋烧肉，每人一个蛋，三五片肉，吃起来非常香，平时太缺油水，胃肠消化功能差，总是会从嗓子里倒出难闻的气味，

那时候，我们家利用院子和夹巷，种了些南瓜和扁豆，虽然夏天会多些蚊子，但能使我们生活改善许多。加上人口较少（两个孩子、一家四口的家庭在当时属于很少的了）使我们基本不挨饿，这在当时，应该是很幸福的了。直到1963年，我读初中，粮食供应从23斤（没有工作的居民和10岁以上的少年本来是24斤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减少了1斤）一下子增加到32斤，食油供应也已从一两增加到四两，我们的生活也开始走上正轨。
记得1967年3月，学校组织我们返校“复课闹革命”，不久，安排我们到农村宣传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在乡下住了十天，当时每人都交了粮票，宣传活动结束后，回城的那天早上，把所有的米都煮成厚粥，允许大家放开肚皮吃，那时我还不满15岁，竟然吃了4勺，是平时的两倍；比我大1岁的顾××，吃了8勺，比我大3岁的余××，出身于搬运工人家庭，兄弟姊妹多，居然那天吃了15勺粥。如此惊人的食量，都是太缺油水的结果。
如今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科学技术的进步，现在的粮食亩产量已经是上世纪60年代的3倍，加上计划生育等原因，我们早已经从当年的肚子里没油水发展到营养过剩。但居安必须思危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，自然灾害日趋频繁，环境形势严峻，所以，人类必须有节制地养成低碳生活的好习惯，避免过度消费而带来的不良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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